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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狂欢中创造 

———评龙其林著作《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

胡梅仙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一书，力图通过研究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化现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通过网
络文化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民主意识、政治权利、社会转型、国民性、文化归属感、媒介伦理、消费主义、社会性别等问题的研

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网络这一载体实现媾合与变异，是一部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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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术研究偏好选择变乱时期的现象，著名
学者葛兆光教授曾发出感慨：“或许，很多历史学家

愿意研究充满着动荡、颠倒、变乱的时代，也愿意研

究大开大合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嬗变，这种时代让

学术有用武之地，大的变局让历史更激动人心，学

者们可以在纷乱复杂的线头中清理出历史的脉络，

在波涛汹涌的变乱中写出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是，

很少有人愿意从平静如水的时代，去琢磨水下的暗

潮汹涌”。［１］青年学者龙其林，恰恰喜欢从“平静如

水的时代”去琢磨各种汹涌的社会文化暗潮。龙其

林是一位从生态学角度，以犀利的思想触觉，立足

时代语境与社会现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以及社会

文化现象的新锐学者，他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态

问题的系列文章，曾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其新近

出版的《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浙

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６月版）一书，是作者关于新
媒体时代中国网络文化生态研究的一部富于创见

的著作。

这本《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所

讨论的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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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影响力的现象：从网络恶搞、博客写作到艳

照门事件、山寨现象，从网络雷词、人肉搜索到微博

政治、簈丝文化等。龙其林对于中国网络文化的审

视，采取以现象或事件为聚焦点的方式，透过典型

案例审视同类现象。龙其林力图通过研究新世纪

以来网络文化现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通过网络文

化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民主意识、政治权利、社会转

型、国民性、文化归属感、媒介伦理、消费主义、社会

性别等问题的研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网络这

一载体实现媾合与变异。这正是龙其林这部著作

的独特之处，是其对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研究的

贡献。

网络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流行与深入人心，是

新世纪以来媒体发展的典型一幕。龙其林的学术

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岗位意识，他总能敏锐地从一

些现象中看出背后的社会问题实质并给以及时的

评说、批判或者声援，令人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道

德良知和正义感而叹服。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

子，正义、良知才能薪火相传。龙其林的学术反思

和批判刚刚开始，对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的检讨正

将其研究引入更新、更广的社会层面。

　　一　网络文化的民间性

龙其林认为：网络文化的根本性意义并不是提

供了“自我放纵、享乐的虚拟平台，也不仅仅是让人

们沉醉于自我的狭小空间，而是基于个人性与公共

性合二为一的网络关系，借助个人经验，运用个人

发现，调动个人视角，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提供

一份感性的生活经验，一次完善社会的契机，一个

提升群体价值观念的场所”。［２］３９

龙其林卸下了网络文化的庞杂面纱，规划出理

解网络文化的十个通道，将散乱不堪的网络文化从

嘈杂、琐碎中提炼出来，纳入到不同类型的现象与

事件中加以审视。为此龙其林以时间为经，现象或

事件为维，建立纵横交错的网络文化考察系统，囊

括了簈丝文化、艳照门事件、正龙拍虎、芙蓉姐姐等

热门现象与对象。在龙其林的笔下，中国网络文化

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遵循着自身的内在逻辑

发展。

网络文化的主体是大众，民间智慧构成了网络

文化的基石和特色。龙著以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

化现象和事件作为考察起点，在分析各类现象和评

论网络文化的起源时涉及重要的历史语境。从某

种意义上看，民间是网络文化产生的温床，亦是网

络文化属性的内在展现场所，这是新媒体时代网络

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民间文化借助网络载体而

传播和发扬，是新世纪大众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龙其林告诉我们，民间文化怎样在网络中被资本利

用与改造，进而形成了五彩斑斓的网络文化。

民间、权力、资本及其竞争、合流、变异，这类现

象的分析常见于龙其林的书中。他深刻地意识到

权力之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将

民间文化、大众生活、民众思想合为一个体系，在权

力的坐标上展现民间文化被接收、改编和变异的过

程。民间文化覆盖了新世纪网络几乎所有的角落，

重要的网络现象与事件中均能看到民间力量的存

在。龙其林说：“在虚拟的网络民主社会中，民众通

过各大网站的新闻版块、网络论坛、微博、博客、播

客等建构起一套交流信息、传播民意的系统”，［２］１２０

“在以草根为基本力量的中国互联网上，一场质疑

官方、探究真相的运动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网络的

匿名性、受众的广泛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喜欢

通过网络查看消息，通过查看评论确定自己的表达

立场。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网络民意正演化为一

种巨大的社会力量。”［２］１２０－１２１

网络本身是一个技术平台，更是一个文化平

台、思想平台。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不断涌现，所

展现的不只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更是现代性对

于民众视野的解放、思想的松绑以及行动的引导。

阅读龙其林的这部著作，除了应了解其所揭示的网

络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外，重点在于把握其在民

间、权力、资本等要素构成的坐标中分析网络文化

的独特立场和观点。既深入网络现象与事件中，又

跳出网络现象与事件的单一层面，而在更为宏观的

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上考量，才是认识新媒体时

代网络文化的根本途径。

民间性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网络文化的根本。

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绝对的话

语控制权，但网络文化中的民间性对主流意识形态

进行了强有力的解构，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在龙

其林看来，“网民们需要在经历一系列网络事件的

过程中逐渐培养起客观、理性的态度，积极参与公

共事务。而政府部门更应该顺应大势，疏通网络民

意的表达、传播渠道，整合真正代表多数民众的意

见，将其列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２］１２３作者提醒

人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在虚拟的社区摇旗呐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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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切实行动、推进民主。

　　二　众声喧哗的自由

在本书的不少章节中，龙其林频繁地使用了自

由一词，这说明他对网络文化锻造的自由思想、言

论自由的推崇。例如第九章“微博政治：围观改变

中国？”就明确指出了包括微博热现象在内的中国

网络文化通常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而普

及的：“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自由言论、表达政

治意愿的空间，网友们才会聚集在虚拟社区，寻找

公共空间，倾诉现实生活中久被压抑的话语欲望，

幻想以此为基地，通过网络征服现实。”［２］１６１与大众

渴求自由权利和精神的过程中，相伴而生的是众声

喧哗的嘈杂与无序，而这恰恰是刚刚获得言论空间

的大众急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必然结果，也是公民精

神普及之后的自然现象。在网络的澎湃民意中，作

者特别警惕网络舆论党同伐异的不良趋势，指出

“在网络舆论的集体行为中，已经呈现出民众自恃

持有公理而无视对方基本人身权利，试图以群体力

量压制网络舆论少数派”［２］１２２的现象。这种对于网

络少数民众言论权利的尊重，有着源自历史与政治

的深刻教训。“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

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正善待

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如此人微

言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一

个制度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

待，恰恰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文明和人道的试金

石，也是决定这个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

键。”［３］网络众声喧哗的自由，解构了权威声音的单

一叙事，使之也成为众多言说主体的一员。王岳川

教授对网络文化平民化、多种声音化表示赞许和期

待，认为“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

以及新文化的创意新空间”。［４］以嘈杂来瓦解唯一，

在紊乱中培育自由，这是形成中国网络文化健康发

展的必由之路。

网络文化使得民众的思想空间不断扩大，自由

膨胀中虽屡屡呈现出变异、虚无的杂音，但现代性

的民主精神、自由意识却在其中迅速发展。众声喧

哗的网络文化中虽有浅薄、愚昧、攻击、野心等杂

质，但民众毕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发声平台，更值

得大众为之欣喜、庆幸、欢呼。对于芙蓉姐姐等网

络丑角的迅速蹿红，龙其林虽然对此类丑角的自我

吹嘘、扭捏作态比较反感，但他认为这是一种网络

时代鱼龙混杂的必然，其内在根源在于“中国这个

政治神话塑造的偶像泛滥的国度，在这个诸多政治

的、经济的、文化的、娱乐的偶像相继倒掉的年代，

大众们对于高高在上的偶像们已经产生了审美疲

劳。”［２］１２８但他基于对于民主、自由空间的吁求，肯

定了这类网络丑角表演背后的可贵精神内核，即网

友们“在对鄙俗文化的关注、戏虐中，追求一种精神

深处的叛逆和去权威化；在对丑陋事物的欣赏中，

获得一种颠覆偶像、对抗权威的发泄。”［２］１２８－１２９越

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这正是

新时代民主、自由的曙光。

龙其林坚持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这一立场

考察网络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只有深刻观

察和理解了中国现实社会的真相，才有可能真正把

握网络文化的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作为文学或网

络文化研究者，应该有“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和精

神苦难的执着探索”，能够“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乡村

生活、底层社会和精英阶层中发现了人们精神的变

异之处，并以自己手术刀精准的笔墨揭露出来”，

“深入到了社会各色人等的精神现场，将他们面对

苦难时的动摇、癫狂、昧心、残忍抑或高尚、觉醒、同

情的心理揭露得入木三分”。［５］

对于网络虚拟平台的自由，作者认为：“网络虚

拟平台以匿名的交流方式为基础，减少了现实生活

中人们由于身份固定而带来的交往顾虑，因此可以

更加自由、开放地探讨问题。但是网络平台的虚拟

性、匿名性，也使得一些网友缺乏约束，借助匿名身

份无所顾忌地进行恶搞，将不同版权人的原作任意

剪辑，有违法律和道德地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或

是随意嫁接人物经历、造谣中伤。”［２］１６但作者也注

意到了网络侵犯隐私权、著作权、人权等等情况，吁

求新时代所需要的网络理性和道德。他以事实说

话，而不是耽于纯理论的凌空蹈虚与主流意识形态

般的说教，在现象的分析中渗透着睿智的自我

思考。

　　三　道德理性的吁求

互联网虽然建立在民众对于自由、民主渴求的

基础上，但它毕竟是一个公共场所———尽管是一种

虚拟的公共社区。中国网络文化的迅捷发展，对于

传播民主理念、张扬公共精神是促进，但对于社会

道德与网络伦理却是充满着仓促上路的迷惘与阵

痛。在新媒体建构的网络社区中，独立于一个个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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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的网络居民们没有了当面交流的束缚，但也

丧失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伦理意识，变成了

带着面具分散各地的“乌合之众”。

网络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阙如导致了资本的大

量介入，媒体报道真相、启发公众思考的精神日渐

稀薄，网民的猎奇、窥视欲、性欲望等在网络媒体对

隐私、艳照等的大力报导中得到了发泄和满足。为

此作者厉声疾呼，网络新媒体不应“放下网络媒介

的职业操守，以炒作新闻、追逐卖点为出发点，丧失

媒介应有的底线。”［２］５２对网络文化的引导，应该是

让其指向更有意义、更具恒久价值的精神生活。明

星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意味着

这个时代的浅薄与庸俗。其间的情形正如赫伯特

·马尔库塞所言，“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

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乃至天衣无缝地融合

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

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也是推销

术的声音。起作用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

值。现状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中心的，一切异己的

合理性也都服从于此。”［６］

在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化诸现象中，山寨文化

和簈丝现象颇耐人寻味。作者精辟地指出了山寨

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权威事物之间的一系

列悖论、纠缠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山寨文化的复杂

性。山寨文化创造却又不能超越，颠覆和嘲弄权威

事物却反而强化了其权威性，这是其诡异的宿命。

山寨文化很具有中国特色，是草根阶层在长期的压

抑之后想自我声张、抒发的需要，以及物质大潮之

下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追求。山寨文化既是民间的

声音、民间的动作，也是民间创造和民间智慧的体

现。藏污纳垢的民间自有它的热情、潜力，山寨文

化在民间这块土壤上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簈丝现象也可以看做是山寨文化的一种体现。

簈丝似乎有着西方的嬉皮士的旨趣，他们是一个不

满现实、充满叛逆情绪的群体。簈丝这一自称符

号，除了自嘲解忧、自寻安慰外，更是对自己现实的

一种客观承认和面对，也表现着他们对于高富帅以

及社会不公正的不甘、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

簈丝文化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崇高、威严、正统的一

种消解，是中国社会分化的产物，是不如意的一群

表现出的各种态度，他们堪称中国版的“嬉皮士”。

无论是山寨文化还是簈丝文化，这都是民间文化的

一种。对于山寨文化、簈丝文化自我展现的不可压

制，而是需要正确引导，不可使之滑向绝对的虚无

或成为一种行动群体。

热门的现象，鲜活的实例，幽默的网络材料，加

上深刻的阐释与敏锐的反思意识，使得龙其林的这

本《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既具有大

众文化读物的趣味性、时尚性，又具有学院派研究

者的思辨性与理论性，趣味与思想在书中得到了饶

有兴味的统一。该书为读者宏观理解和把握新世

纪以来的中国网络文化建构了一个合理的视角，同

时也为如何处理网络创造与法律规范、自由精神与

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个深刻的案例，架起了二者沟

通的桥梁。所以，当我们阅读龙其林笔下的中国网

络文化时候，读者可能会由此激活自身的相关网络

经验与情感。恰如该书序言所说，这本书“与其说

是一份僵固的文化档案，毋宁说是身处这个时代的

中国人一份鲜活而及时的记忆图册———它串联起

那么多生动的景象和声音，激活了那么多难以忘怀

的生命回忆。在这种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会与

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就别重逢；驻足的瞬间，我们可

以凝神、回味、思索，从而以更清澈的目光，辨析时

代精神文化的来路与去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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